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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站在时光的渡口回望，一年又一
年的光阴，如潮水般在生命里翻涌、沉淀，留下
或深或浅的痕迹。每一圈年轮，都镌刻着故事，
每一片飘落的日历，都诉说着往昔的情愫。

犹记童年时，一年是一场盛大的循环。春
日里，奔跑在田野，追逐着风筝与蝴蝶，风里满
是泥土和新绿的清香，那是希望与生机的味
道。夏天，于树荫下听蝉鸣阵阵，看池塘里莲叶
田田，用自制的网兜捕捉蜻蜓，笑声在炽热的空
气中回荡。等到秋天，便跟着大人去收割庄稼，
金黄的麦浪、沉甸甸的果实，手中紧握的是土地
的馈赠。冬日则围坐在火炉旁，听长辈讲述古
老的传说，火光映照着脸庞，温暖了整个寒冬。
那时，一年是那样的漫长，充满了无尽的欢乐与
新奇，每一个季节都是一场独特的冒险，日子单
纯而美好，如同未经雕琢的璞玉，质朴而温润。

后来，步入校园，一年又一年在书声琅琅中
度过。清晨，金黄的阳光洒在课桌上，粉笔字写
满了黑板，知识的海洋浩瀚无垠，青春的梦想在
心底悄然萌芽。考试前的紧张复习，赛场上的
奋力拼搏，舞台上的青涩表演，都成为岁月里难

忘的片段。那一本本写满笔记的书本，一张张
承载回忆的毕业照，见证了成长的蜕变。从懵
懂无知到略通世事，一年年的积累，如同树木一
圈圈地生长，逐渐有了自己的方向和力量，向着
广阔天空伸展枝丫，渴望触摸更高处的阳光，却
也在离别与相聚中，懂得了时光的无情与珍贵。

如今，站在成年的彼岸，一年又一年，似水
流年变得仓促而匆忙。城市的霓虹灯下，脚步
匆匆，生活被忙碌填满。为了事业操劳，在写字
楼的格子间里熬夜加班，方案改了又改，只为追
求更好的未来；为了生活琐碎烦恼，柴米油盐酱
醋茶，在平淡日子里寻找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那些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未来，已经悄然而至；
那些一起谈天说地的朋友，如今散落在天涯海
角；那些陪伴在身边的亲人，岁月在他们脸上刻
下深深浅浅的皱纹。一年又一年，时光像一把
温柔又锋利的刀，雕琢着我们，改变着世界。

然而，岁月的流转中，总有一些东西从未改
变。家，始终是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得多远，那
盏为你而亮的灯，那桌热气腾腾的饭菜，永远是
心底最温暖的慰藉。还有那些对美好的向往，
对梦想的执着，即便在现实的泥沼中挣扎，也依
然闪烁着微弱却坚定的光。就像寒冬里的梅，
在冰天雪地中绽放，迎接每一年的新生。

一年又一年，我们在时光的长河中泅渡，看
过繁花似锦，也历经风雨坎坷。回首处，有欢
笑，有泪水，有失去，有收获。岁月不居，时节如
流，每一个年份都是独特的诗篇，每一段经历都
是生命的馈赠。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怀揣热
爱，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在一年又一年的轮回
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让生命熠熠生
辉，不负这似水年华。

一年又一年
安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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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街头总是少不了糖葫芦的身影，这东
西很神奇，一年四季都有卖，但只有到了寒冬腊
月，你才会格外想吃它。那天落了雪，我裹紧大
衣匆匆往家赶，在一路口，却被一抹艳丽的红绊
住了脚。是一老者在贩卖糖葫芦，裹满糖浆的山
楂球，在白雪的映衬下，愈发晶莹剔透。我买下
两串，举着那清冽冽的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
冰天雪地里，宛如举着一簇梅花，心里不禁泛起
几许柔情。

说到梅花，就不得不提那年踏雪赏梅的事。
那场雪，片片大如鹅毛，纷纷扬扬下足了一天。
我和一伙摄影爱好者长枪短炮地穿行于梅园。
地上是踩起来“咯吱咯吱”响的积雪，梅树的枝枝
杈杈间是冰清玉洁的新雪。就在这白茫茫的天
地间，梅花傲然绽放，白色的花蕊顶着一点暖黄，
丝丝缕缕昂首挺立。很奇怪，它明明那么柔软，
却丝毫不惧寒风的料峭，精神抖擞。那嫣红的花
瓣，半浸在雪里，雪愈白，它愈红。那尚未绽开的
花骨朵也好看，红红的一小团，宛如王维诗里的
红豆。如此楚楚动人，梅花注定会成为文人骚客
心头的朱砂痣，所以宋代诗人杜耒说：“寻常一样
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一抹红，让朦朦月
色，让寂寂寒冬，平添几分诗意。

当年，映着梅花赏月的杜耒，其实还守着另
一抹红。诗的前半部分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竹
炉汤沸火初红。”你看，窗外是诗意的红，屋内是

人间烟火的红。守着朋友，围着炉火，清茶盏盏，
笑语晏晏，实为寒冬冷夜美事一桩。所以，即便
是在取暖设备足够现代化的今天，人们依然眷恋
着那炉间一抹红，那飘忽的火苗，红黄暖亮，让人
生出想要把冬天过出一团热气的兴致来。

这种感觉，在岁末尤为明显。且去超市逛逛
吧，甫一进门就被一团喜庆围住了：红灯笼、红对
联、红鞭炮、红袜子……宛如陷进了红色的海
洋。再看那些置办年货的人们，来往穿梭于抹抹
红色间，喜气洋洋。这一抹抹红，是年，是暖，是
火热的心。再去郊外的农家走走吧，那里也有一
抹抹红，只是这红更家常朴素罢了。那是老乡们
悬挂于屋檐的一串串红辣椒、一提提灯笼柿子、
一挂挂腊肉香肠……这些既是吃食，又是乡村大
地上亮丽的装饰品。

这一抹抹红，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饱和度愈
来愈高，终于在正月的锣鼓声声中到达顶点。那
噼啪响声之后的一地残红，那家家户户门上的红
对联，那儿童手里挑着的红灯笼……让萧索寒冬
一下子红火热闹了起来。就是在这一抹抹红中，
人们嗅到了春的气息，回首，寒冬已过。

若以颜色来形容冬天，多数人的答案会是灰
蒙蒙、雪白、土黄……听上去，黯淡居多。但在冬
天，人们总是会下意识地选择红色，靠近红色，让
一抹抹诗意的红、烟火的红、乡土的红……点亮
寒冬，照亮内心，并努力活成昂扬的红。

寒冬里的那抹红
谢小白

时间的节拍，在不同的时段，是不一样的。进
入腊月以来，原先平稳舒缓的时间节奏，突然之
间，就加快了速度，变得紧张而急促，如同一首歌
曲一样，激昂嘹亮，高潮迭起。

腊月，又有残冬、冰月、涂月、严月、清祀、冬
素等多种称谓。古人多么善于想象又浪漫呀，每
一个名称，都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和回味。一
直对腊月怀有特殊的情感，不仅因为它是红红火
火的年的序曲，还因为自己出生在这个月份。不
谙世事的年月里，盼过年的急切和盼生日的喜悦
叠加在一起，让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温暖生香。

腊月初一欣欣然拉开了迎年的大幕。小时
候，进入腊月的这天，总是被母亲派去嘣玉米花，
要在寒风中排老长时间的队。听大人说，这一来
是要“磨牙”，二来是为“咬灾”。多年以后，回想那
磨牙的坚硬，柔软了那么多的日子与期待，而那些

“咬灾”的说法，又寄托了多少对来年的美好祝福。
憧憬中的雪总是如期光临，沉寂的乡村被雪

装点得神秘而生动，老家的小院里，我们尽情地堆
雪人、打雪仗，热腾腾的欢笑声驱散了冬日的严
寒。年的味道，一点点开始发酵。

到了腊八，腊月这首歌进入了主歌部分。腊
八粥的甜香、腊八蒜的清香、腊八面的醇香，全都
汇集在一起，优美的旋律如细流般轻抚心弦，腊月
的故事和精彩一点点铺陈开来。

腊八之后，日子的鼓点敲得密集起来。寒假
来了，我们早早开始收拾偌大的院落，院子里、屋
顶上、鸡窝里、羊圈中……犄角旮旯都不能放过。
母亲说，打扫得干净，年后才有好运气。

天寒地冻，万物萧索。随着春节一天天临近，
有一个地方却异常热闹，那就是村里的集市。自
从过了腊月二十，天天都有集，身上穿的、炕上铺
的、灶上用的……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东西，因为沾
了年的光，喜气洋洋地被人们大包小包拎回家。
腊月，也由此进入了高潮迭起的副歌部分。

我喜欢跟着大人，去摩肩接踵的集市上挑选
年货。目光被花花绿绿的年画吸引着，看红彤彤
的春联透着喜悦，看活灵活现的生肖画惹人喜
爱，新春的气息在冷风中肆意流淌。隔着几十年
的风烟，依然能清晰地触摸到那浓浓的年味。

“腊月廿三，灶王爷上了天；腊月廿四，扫刷糊
炉子；腊月廿五，杀羊割豆腐；腊月廿七八，城里挂
画；腊月廿九，发面蒸馒头。”自小年这天起，日子
变成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既有设置好的内容，
又有意料之外的惊喜。

腊月，这曲古老的歌谣，吟唱着忙碌，歌咏着
希望。所有的期盼和喜悦，所有的幸福和甜蜜，化
作了浓浓的年味，让踏歌而来的春节逐步推向高
潮。年味，是腊月里最深的眷恋，也是深情回望
时，所有温暖的来处。

浓浓年味踏歌来
辛宇卉


